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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奔巴岛位于印度

洋西部，岛上盛产丁香，又称“香岛”。2020
年 9 月，中国（江苏）第三十期援桑给巴尔医

疗队来到奔巴岛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开启

了援非之旅。

带着“盐矿”的医生

虽说有心理准备，但岛上的艰苦环境还

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这里常年湿热，病房

基本没有空调，一次大查房下来工作服就已

全部湿透；中午刚吃饭，一个电话就要去大

抢救，又要经历一次汗水洗礼。我们自嘲是

带着“盐矿”的医生。

在奔巴岛，队员们 24 小时当值。白天

开诊、手术，深夜抢救病人或观察危重病人

病情、组织施救。虽然疲劳，但看着成功救

治的患者，心中很是欣慰。这里的孩子眼睛

大大的，家长喜欢给他们画上浓浓的眉毛，

每当他们病情康复，出院时对我们说一声

“阿桑贴萨那”（斯瓦希里语“非常感谢”）时，

泪水都会冲出眼眶。时间不会冲淡这样的

记忆，只会沉淀到心灵最深处。

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医护人员短缺，儿

科只有 3 名医生。为尽快培养一支当地的

儿科医疗队伍，我们从细节着手，整理一套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规范。我指导医护人

员计算药品分次剂量，开展有创呼吸机的操

作使用、新生儿窒息复苏流程、液体疗法等

一系列教学讲座，让当地医生在培训中成

长，业务能力尽快过关。

忙碌是常态。片刻闲暇中，思乡是最好

的休息。万里之遥的江南古城是我们最深

的思念，亲友的信息时刻牵挂着我们的心。

作为共产党员的爸妈每月都写首小诗，例

如：“建党百年庆事多，援非医疗十月过，人

在海外心向党，共庆建党一百年。”想起母

亲，我便想起她的“援非梦”，还有母亲的老

师周振德医生，那位 50 余年前在这里挥洒

青春和梦想的医生，他的脚印还在吗？

母亲的“梦未圆”

母亲是一名眼科医生，也曾被选拔为援

坦桑尼亚医疗队预备队员，但未能成行。她

常说，这是今生的遗憾。她的感慨不光因为

自己，还因为没能接替老师圆梦。

母亲的老师周振德医生，我称他为“公

公”，这是江苏人对家族长辈的尊称。他是

江苏第二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队员，援外

工作时间是 1968 年 1 月至 1971 年 2 月。援

非前，他是盐城医专附属医院（今盐城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眼科教授。

公公于 20 年前病逝。他生前数次对学

生们说起非洲，说起那里的海天一色、雨林

苍苍，说起那里的异域风情、纯朴民风，说起

他对治病救人、培养出许多当地学生的欣慰

……母亲说，公公只要说起非洲，眼里就有

很亮的光。从那时起，母亲便下定决心要去

援非，这样的梦想点亮了母亲和整整一代人

的青春。我出发前，母亲和舅舅特地翻拍了

一些老照片，希望我能去公公工作过的纳兹

莫加医院看一看。

哈吉院长的“老照片”

阿卜杜拉·姆才医院院长哈吉曾对我讲

起他的经历：上世纪 70 年代初，他在纳兹莫

加医院跟随中国医疗队接受了 5 年培训，还

被选为留学生，到江苏新医学院留学，获得

了大学文凭。回国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儿

科医生。哈吉抬头望着东方，动情地说：“中

国在那边，那里有我的好朋友。”他一边说，

一边小心翼翼地取下办公室最显眼位置上

的一张大合影，那是他在南京留学时和中国

老师们的合照，我看到了年轻的公

公的身影。他惊奇地说：“这就是你

的公公吗？我在纳兹莫加医院培训

时，他也在那里。我到中国后，他给

我们上过课，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立即把照片传回国内。当天

晚上，舅舅在家中也找到一张同样

的相片，还有一本名为《辉煌的足迹

——江苏省援外医疗队派遣 40 周年

纪念文集》的书，他把其中的一个章

节《美丽的眼睛》拍照发给我。那些

几十年前的文字，记录下公公与一

位名叫奥玛的眼科医生做白内障手

术的经过，而这位医生后来成了阿

卜杜拉·姆才医院的首任院长。次

日，我把这一信息告诉哈吉，老人流

下了激动的泪水，握着我的手反复说：“太巧

了！太好了！”

奥玛医生忘不了的“周党员”

哈吉院长请护理部主任阿里联系和他

同住一个村的奥玛医生。几天后，我们一行

三人在阿里的带领下，驱车到达坎甘尼村。

7 月的奔巴岛正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空气

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家家户户庭前屋旁都

晒满丁香花。刚进院，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

叫 着“ 亲 呐 ”（斯 瓦 希 里 语“ 中 国 ”）迎 接 我

们。大门前的屋檐下早已铺好崭新的地垫，

奥玛医生起身欢迎我们，他很清瘦，面容慈

祥，声音温和。

虽然已是 89 岁高龄，奥玛医生依然耳

聪目明，英语也说得很流利。我们围坐在他

的身旁，我拿出了公公的照片，他沉思片刻，

然后有些激动，连连点头说：“啊，是的，周党

员！周教授！他是援非医疗队的党员模范，

也是我在中国的老师。”得知公公已经去世，

老人一下湿了眼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慢

慢讲起那段往事：从 1965 年起，奥玛在桑岛

纳兹莫加医院跟随中国医疗队的眼科专家

学习，先后有两位中国眼科教授指导过他，

其中一位就是周振德。

“周教授虽然比我小一岁，但他医术高

超，我把他当做哥哥一样尊敬。”奥玛医生

眼里闪着光。他说，当时中国援非医疗队

门前有一面国旗，队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都非常好。周教授曾给他讲授理论知识，

指导他做过许多手术，虽然往事如烟，许多

事已难记起，但当他听到纪念文集中提及

的患者埃尔玛时，眼中再次泛起泪光：“这

是一名糖尿病合并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的

病人，也是周教授指导我第一次独立完成

手术，让病人重见光明。从那以后，我便开

始独立完成眼科手术了。”

“你的公公也在奔巴岛工作过。”奥玛医

生说，1970 年，奔巴岛的阿卜杜拉·姆才医院

成立，奥玛是第一任院长，中国援桑医疗队

派遣一个小组从温古贾岛转来奔巴岛工作，

“周教授就在小组里”。这让我的心再次悸

动！我问奥玛医生，当年周教授有没有提起

过家人？他摇摇头，说当时援非医疗队里的

党员是最忙的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

经常帮其他队员替班。老人记得周教授来桑

给巴尔时是 30 多岁，一待就是 3 年，“我想他

一定是想家的，只是太忙了，就把思念都藏在

心里。在忙碌的工作中，他给病人带来光明，

培训了许多当地医生。”

奔巴的暖阳照耀着我们，在飘着丁香花

清香的微风里，我们和奥玛医生挥手告别。

站在阿卜杜拉·姆才医院门口的大樟

树下，我想到，公公和当年的援非医疗队员

在艰苦条件下救治了许多病人，培养了一

代又一代本地医生。中国医疗队与桑给巴

尔人民间的深情厚谊如同弥漫山野的丁香

花，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从白发苍苍的老

人到牙牙学语的孩子，见到我们都会叫上

一句“亲呐，你好！”我身边的本地医生，有

许多从中国进修归来，也有人申请了中国

政府奖学金准备求学深造。我的小病号们

喜欢学中文，希望长大后去中国学习。两

国人民的友谊就这样不断延续、加深。更

让我难忘的是，奥玛医生后来托人带来口

信：他多年前见过中国医疗队带来的五星

红旗，奔巴岛的丁香花晒干后颜色火红，他

想把那些花送给中国医疗队员，因为“你们

带来的红色是火焰，请把非洲的火样情感

带回中国”。

（作者为中国（江苏）第三十期援桑给巴

尔医疗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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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文学“翻译梦”在保加利

亚索非亚大学读汉学专业时就开始萌

芽了。

2000 年 10 月，进入大学第一个学

期，我开始接触深奥难懂的中国古代文

学。那时我中文水平还很差，但也能感

受 到 它 的 美 妙 ，尤 其 是 在 读 唐 诗 的 时

候。每当读到唐代五言绝句，我都不禁

感叹：仅仅 20 个字，是如何做到既能描

写辽阔风景、绘就奇妙细节，又能表达

深刻感情的呢？

读白居易的《池畔二首》，我从中领

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思想与高远

追求。“竹少风来多”，简单质朴的 5 个字

概括了作者渴求脱离羁绊、解放精神的

理想。吟白居易的《长恨歌》，让我第一

次接触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和长篇叙

事诗。此后，我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

回旋婉转的动人故事作为中国文学研

究与翻译的主要课题之一，并对中国历

史演变与文学创作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了新认识。我发现，诗歌在文学之外

还有另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悠久历

史的一种精粹。

每次翻阅《长恨歌》，我都会发现新

细节、获得新感受，两位主人公及其生活

的时代跃然眼前。近 20 年来，我一直对

这首诗的翻译细节反复推敲，有时以字

面意思为重，有时以诗意为重，甚或以史

诗风格、拼贴画风格来呈现，将其译成保

加利亚语、西班牙语等不同版本。虽然

如此，译本也还是不能令我满意。将更

好的译本呈现给西班牙语和保加利亚语

读者，让他们通过阅读经典的中国古代

文学作品来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

解，是我孜孜以求的“翻译梦”。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代中国是

这样，当代中国亦如此。要了解一个陌

生国家的文明，现当代文化是最好的起

点。2009 年，我来到墨西哥后，开始思

考将中国现当代诗人及其创作介绍给

西班牙语读者，因此萌发了翻译中国现

当代诗歌的想法。我与墨西哥国立自

治大学《诗歌报》的翻译坊积极合作，翻

译发表了 10 多位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作

品。在与其他译者不断交流的过程中，

我接触到不同语种诗歌的不同风格和

翻译方式，积累了不少翻译经验，诗歌

阅读、筛选与翻译的能力也逐步提高，

具备了更加敏锐的直觉和语感。

近年来，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

当代诗人，翻译过 30 多位诗人的作品，

他们诗歌中的灵感、对创作的追求令我

惊喜与敬佩。我发现，中国诗歌不但文

字优美、创作方式多样，寓意也极为深

刻。与这些诗人的交流让我更全面地

了解其人其作，进而了解今天中国人的

思想、感情、生活与文化。2021 年，诗人

王 寅 、蓝 蓝 的 中 西 双 语 诗 集 在 智 利 出

版，这两本书是我近年来最重要、最满

意的翻译成果。两位诗人有数十年的

创作经验，翻译他们作品的最大挑战在

于 遴 选 ：我 一 遍 又 一 遍 地 阅 读 中 文 诗

集，思考哪些作品最能展现作者的生活

经验和思想感情，又能吸引拉美读者。

翻译家要像外科医生一样，对心仪

作品中的次要元素做出取舍，又要像画

家一样，一笔一笔地描绘出诗歌的精彩

面貌。翻译是将诗人一生的经历、情感

与思想浓缩成一本独立的、有说服力且

有审美价值的新作品并向读者呈现的

过程。译者要与读者手牵手跨越作者

几十年的人生与创作历程，这就是我的

翻译理念。让诗歌拉近不同文化之间

的 距 离 ，我 的“ 翻 译 梦 ”也 在 一 步 步

实现。

拉嫡娜·迪米特洛娃，1979 年出生

于保加利亚，现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语言、语言学与翻译学院翻译专业中西

翻译教授。她曾在武汉、南京留学交

流，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

学位，译有中西双语诗集《我的前生是

一个补鞋匠》等，参与翻译出版西班牙

语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等作品。

在诗意中感知中国文化
拉嫡娜·迪米特洛娃

■翻译家说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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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周振德教授

援外期间为当地患者进

行眼科检查。

周向东供图

图②：刘欣与当地

病患合影。

刘 欣供图

听到欧福钦逝世的消息，我感到

十分悲痛。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俄罗斯著名记者、知名汉学家，一生

致力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推动

两国友好事业发展。我与欧福钦结识

于俄罗斯“中国年”俄文报道新闻奖

评选活动中。

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2006 年在

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十分成

功 ， 2007 年 在 俄 罗 斯 举 办 的 “ 中 国

年”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俄罗斯新闻

界对“中国年”活动和俄中关系进行

了全方位的立体式报道，有力地促进

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2007
年 11 月 ， 中 国 记 协 和 俄 新 社 在 莫 斯

科举行“中国年”俄文报道新闻奖评

选，我作为中方评委会主任参加了这

次评选活动。俄方 5 名评委中有一位

个子高高、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格外

引人注目，他叫弗谢沃洛德·奥夫钦

尼科夫，中文名字叫欧福钦。

评委会经过两天的认真评选，评

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类一、二、三

等 奖 ， 欧 福 钦 以 其 刊 载 在 《俄 罗 斯

报》 上的 《中国的腾飞与俄罗斯的未

来》 一文获得特别奖。

欧福钦生于 1926 年，曾长期在中

国 工 作 和 生 活 。 1953 年 至 1959 年 任

《真 理 报》 驻 中 国 记 者 ， 1992 年 至

1996 年以俄罗斯专家身份在新华社工

作，曾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欧福钦

后任俄联邦政府机关报 《俄罗斯报》

政 治 评 论 员 、 俄 中 21 世 纪 和 平 友 好

委员会理事。

欧福钦以面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

恩 来 总 理 等 中 国 老 一 代 领 导 人 而 自

豪。他说，他的中文名字“欧福钦”

就 是 周 恩 来 总 理 给 他 起 的 。 他 回 忆

说，他刚到北京工作时，只有 12 名外

国大使和 14 名外国记者，中国政府每

次举行国宴都会邀请他们。于是，他

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国领导人。

当我问他在中国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是 1956 年见到毛泽东主席。那年，中

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举行，欧福钦作为 《真理报》 记者对

大会进行报道。大会结束后，毛泽东

主 席 专 程 来 到 记 者 休 息 室 ， 进 屋 就

问：“哪一个是 《真理报》 的记者？”

欧福钦当即站起来说：“我就是。”毛

泽东主席过来握着他的手说：“辛苦

了！辛苦了！”

欧 福 钦 说 ， 同 周 恩 来 总 理 见 面

的 机 会 更 多 些 。 今 年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恢 复 在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50 周

年 。 欧 福 钦 记 得 有 一 次 他 参 加 周 恩

来 总 理 的 记 者 招 待 会 ， 提 了 一 个 这

样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

国 ？” 周 恩 来 总 理 答 道 ：“ 中 国 是 联

合 国 的 创 始 国 。 不 是 中 国 何 时 加 入

的 问 题 ， 而 是 何 时 恢 复 中 国 席 位 的

问题。”抚今追昔，今天的中国在联

合 国 舞 台 上 发 挥 的 日 益 重 要 的 作 用

令他感慨万千。

欧福钦认为，中国的改革对其他

国家具有启发意义。从中国改革的经

验来看，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

转型过程中，中国把社会代价降到了

最 小 。 这 样 的 改 革 过 程 通 常 非 常 艰

难，但中国避免了很多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情况。欧福钦

对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深表赞许。他

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 《俄中睦邻友

好 合 作 条 约》， 两 国 将 作 为 和 睦 邻

居、忠诚朋友和可靠伙伴长期相处。

在“中国年”俄文报道新闻奖颁

奖仪式上，欧福钦激动地说，“作为

一名老记者，十分高兴能为增进俄中

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点事情。两

国新闻界要建立起良好的交流关系，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愿为俄中友好竭尽全力。祝愿两国

新闻界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两国之间

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人民之间的

友谊越来越牢固。”

欧福钦的讲话代表了中俄两国新

闻工作者的共同心愿，赢得了与会者

的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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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南非开普敦几十公里的西蒙

镇背倚桌山山脉，面朝印度洋，是前

往好望角的必经之地。大约是因为桌

山山体由花岗石构成，加上常年海风

劲吹，表面基本没有植被，看到的都

是 裸 露 嶙 峋 的 巨 石 。 房 屋 从 海 边 开

始，沿山而建。

房 屋 之 下 ， 直 至 海 边 ， 绿 树 成

荫。我们来时是冬季，仍然一路绿色

相簇，许多鲜花尚在开放，普陀花、

鸡蛋花、金色曼陀罗等，红的白的黄

的，不断从路边探出。

离开车道沿小径而下，左侧全是

开着小花的绿植，密密麻麻，花团锦

簇中别墅隐约可见。另一侧是茂密的

榕树林，几棵巨大的枯木似乎还有生

机，形状各异兀自站立。经过小径，

便来到了西蒙镇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博

尔德斯海滩，这里是濒危物种非洲企

鹅 的 重 要 繁 衍 地 ， 故 又 被 称 为 企

鹅滩。

进 入 企 鹅 滩 ， 一 阵 花 香 沁 人 心

脾，令人颇感意外。企鹅聚居之处，

又是冬天，花香从何而来？原来是栈

道边的白色香雪球献上的香礼。不远

处，几块不大不小的礁石隔出一片小

海湾，白色海沙上有一簇一簇的低矮

植物，众多游人聚集在那里，不停地

拍照。我们走到近处，果然，看到了

沙 滩 上 许 许 多 多 黑 白 相 间 的 非 洲

企鹅。

企鹅滩入口处，有一块牌子，萌

萌的企鹅图像旁，用英文写着“欢迎

来到博尔德斯”。我们走进一处小小的

建筑空间，两边墙壁上精心布置着一

些图片资料，展示南极企鹅、澳洲企

鹅等不同种类企鹅的照片，体贴周到

地为游客提供科普教育。我们这才了

解到，世界上的企鹅有很多品种，其

中，知名度、辨识度最高的是南极企

鹅，尤其是南极帝企鹅最高可以达到

1.2 米，躯体肥胖，大腹便便，可谓企

鹅家族中的“魁梧大汉”。非洲企鹅的

个头大约是帝企鹅的一半，它们鹅脚

黑色，黑背白肚皮，肚皮上有一圈黑

色条纹，缩成一团时就显得更小了。

而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则住在澳大利

亚的菲利普岛自然公园里，身高只有

30 厘米左右。

小小的企鹅滩上，成百上千只非

洲 企 鹅 聚 在 一 起 ， 原 以 为 会 嘈 杂 一

片 。 我 们 走 近 时 ， 却 感 到 出 奇 地 安

静。它们此刻沉默安详，并未被往来

不绝的游客打扰，仿佛习惯了与游客

和谐共处。我们站在沙滩上，只听见

阵阵海涛拍岸的声音，感受着此刻与

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海 滩 偶 有 缓 坡 ， 企 鹅 们 零 零 散

散，慵懒地晒着太阳，似乎在打盹。

它们大部分在自己挖成的浅浅的圆形

沙坑里安然静卧，脑袋平伸，一动不

动，面朝浩瀚的印度洋，好似神游万

里。间或也有几只圆圆胖胖的企鹅慢

慢站起，耷拉着两只手臂般的翅膀摇

摇摆摆走几步，萌态尽显。

忽 然 ， 天 空 中 一 只 海 鸥 低 低 掠

过。一时间，沉思中的企鹅们齐齐伸

长脖子，随海鸥飞过的线路同步转动

脖子，目送它远去，动作整齐划一，

如同一场严肃的行为艺术。飞逝的海

鸥惊醒了企鹅，几只顽皮的小企鹅聚

在一起，开始交头接耳，甚至咆哮呼

号，追逐嬉戏。顿时，安静的企鹅滩

开始活跃起来。

漫步企鹅滩
黄玉林


